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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杯学生获奖作文选登

[ 由市教育局、瑞安日报社主办，方氏眼镜有限公司冠名，安阳实验中学、滨江中学、悦野运动拓展有限公司、聪明泉水业
有限公司、励智教育、瑞安五洲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清心琴行、云购牛排馆协办的“方氏”杯九年制义务教育学生作文比
赛，已圆满落下帷幕。经过几轮评选，获奖名单也已经公布。本报“学周刊”陆续刊登获奖作文，以飨读者。

[

【初中组 二等奖作品选登】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是

小草顽强的意志；“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是落叶的无私奉

献；“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是竹子的坚韧、刚硬……看似平

凡的事物，却有着它独特的美，散发

着令人折服的力量。那力量是真诚，

是善良，更是精神上的美。

2014 年 2 月 10 日，早上刚下过

新春的第一场雪，寒风冻得人颤抖。

12时，一名女子在飞云江大桥自杀，

正在执勤的瑞安交警吴建珊第一时

间赶到了现场，不顾极寒江水，拿起

游泳圈就跳进冰寒刺骨的飞云江中，

将女子救起。围观群众都竖起了大

拇指。“我的舞台就是这三尺岗台”，

在瑞安最繁华的路段,罗阳大道和万

松东路交叉口，有一个岗亭和一个岗

台，门口贴着：负责交警吴建珊。

其实，每个人每天的生活环境就

是一个舞台，关键在于你是否能赢得

台下的掌声。但是，在舞台上不是表

演，是尽责，使尽自己的力量去拉起

别人处于危难时的手。而交警吴建

珊做到了，他是鼓起多大的勇气，才

会及时跳入飞云江中救起女子，让我

们感受到：这就是美。

当人的一生最繁华的帷幕落下

时，你还会怀着一颗幸福、高尚的心

吗？

从瑞安到温州的路上，有一个地

方——红日亭。起初，红日亭是由几

十个老人搭建起来的。夏天，老人们

会为路人送上清凉温润的凉茶，秋冬

为孤寡老人、流浪者、清洁工送上热

腾腾的白粥和小菜。不知不觉间，这

一善举一坚持就是40多年。老人用

一杯茶、一碗粥传递着爱心，善念。

红日亭是温州城市的靓丽风景线。

红日是黑夜之后的第一缕阳

光。它温暖了别人，而更多的人也用

温暖去拥抱身边的人。在这条飞驰

的马路上，爱心老人让我们真真切切

感受到：美就在我们身边。

印象比较深的，还是我自己遇到

的一位老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

离我家不远的一座桥上，每天会有许

多车辆经过，但不变的是那位老人的

身影。每天，这位老爷爷都会拿着一

把扫帚或铲子来清扫这条路。又是

一个下雨天，老人拿着一把铲子，穿

着蓝色的雨衣，撑着伞，在雨中用铲

子清理桥上的淤泥。是不是谁雇的

老人呢？后来听别人说，老人是自愿

来清扫的。尽管我不认识这位老爷

爷，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了现代人所

缺乏的那种默默无闻的美，老人所做

的事很小，却美到人的心里。

一个国家的富强，要看身后的人

民；而人民的强大，就是看人们身上

所散发出的美。每个人的身边都有

最美的人，关键在于你是否具有一颗

美的心灵去感受。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去，

这就是美。

（指导老师：黄小琴）

因为有你
滨江中学 八（5）班 林茜如

“滴滴嘟嘟……”窗外依旧车水马

龙，起伏不断的喧嚣声一如既往。

病房里，压抑的呼吸声夹杂着低

低的呜咽。所有人的目光落到病床上

那面容安详的女孩，病态的苍白，垂落

的双手，卷翘的羽睫投下淡淡阴影。

她很安静，睡着了一般。她的唇角泛

着浅浅的弧度，唯独，少了份清浅的呼

吸。

“小姨，你走了么？”我轻轻地呢

喃，右手抚上左胸口，“不，你一直在

这。”

那日清晨，妈妈说带我去见小

姨。初升的暖阳落下细碎的阳光，洒

在你的肩上，落在你的画上。初晨的

公园里空气格外清新，繁花点点，叶稠

如幕。你坐在画架前，素白的长裙，弯

弯的眉眼望着不远处大片大片的树

木，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下。一派生

机盎然的美景从你的指尖倾泻而出，

你手上的钢笔顿了顿，一剪秋水眸中

盛满了笑意，显然是对画作的满意。

“小姨好。”那时我软软糯糯地唤

你。你揉了揉我的脑袋，问我喜欢画

画么。那一幅只有黑白灰三个色调的

画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于是毫不犹豫

地点了点头。那时我好奇地问你，为

什么画得这么棒。你“哧哧”了两声，

眸底漾开笑的水波，你说因为喜欢，所

以有梦；因为有梦，所以追逐；因为追

逐，所以努力；因为努力，所以收获。

即使我被一大堆“因为所以”弄得

晕乎乎，我还是冲你点了点头。年仅9

岁的我，从19岁的你那里，为梦勾勒

出一个模糊的轮廓，从那对秋水剪瞳

里，懂了追逐努力后才有收获。

我记得啊，印象中的你，从来都是

眉黛春山，眸含秋水，可那一次，你却

发了怒。

那日午后，你在给我讲《庄子》，却

听见“哐当”一声。你拉着我匆匆出

去，只瞧见玻璃碎了一地。几个弟弟

妹妹手足无措地望着你，望着你蹙眉，

望着你眸中笑意隐退染上心疼之色。

“不是我们干的，它自己掉的！”你

未发问，稚嫩的声音不约而同地响

起。“好好的东西会自己掉么？”那时我

对几个小五六岁的孩子感到好笑，多

么拙劣的借口啊。

“它自己掉的么？”你沉声问。弟

弟妹妹几个拼命点头，哗哗地就逃

了。我望见你默不做声地蹲下，清扫

地上的碎玻璃片。浅蓝色的碎玻璃片

反射出熠熠冷泽，我也蹲下身，望见你

墨眸中带着薄怒以及小失望。

失望什么？你许是发现了我的疑

惑，轻言：“即使年幼，也该以诚为本。”

我点了点头。小姨，13岁那年，我从你

的一喜一怒中，深刻感受到人该以诚

为本，无论老少。

小姨，我和你说过么？你很美，浑

身洋溢着蓬勃的朝气。无论是清晨眸

带许许笑意的你，还是午后眸染星星

怒意的你。可是你又送了我一个意

外，我终于瞅见了你愁墨淡染秋水眸。

那日黄昏，我跟着大姨和妈妈踏

进了医院。久违的消毒水味儿扑面而

来，吊瓶里的液体轻巧下坠的“滴答”

声却如同重锤击在心头，一下，又一

下。你冲我扬了扬唇，然后一一问好，

往日清婉的声音微微打着颤儿。第一

次看见你脸上笑容泛滥眸底却有化不

开的哀伤。宽松的病服套在你纤瘦的

娇躯上，宽敞的病房困住了你的梦。

在我15岁的一个黄昏，你和我讲

了很多。你的梦，你爱绘画，爱拿着画

笔随心所欲的感觉，爱那一幅幅灵动

的作品；你的言行，你突然像我父母一

样，絮絮叨叨地和我说着该如何做人，

和我道尽你的经历；你的青春，你又像

老师一样，勾唇笑着光阴似箭，劝我珍

惜时间，起码该让自己演绎一个有着

悲欢离合的完整人生，切莫在花期失

了光彩。你像个脆弱的小孩子，忍不

住低低地哭泣着。你说，你很贪心，25

年的光阴怎么够呢。你挣扎着起来抱

抱我，在耳边祝我安好。

小姨，我看见一层白布蒙上了你，

阿婆在旁边哭得跟泪人似的。我急匆

匆地将眸光落到你紧闭的双眸上，落

到你唇角浅浅的弧度上。我终于意识

到，你以无可奈何的悲离结束了匆逝

的一生。手在左胸膛感受着那份跳

动，因为有你，那份跳动里，有了对梦

的追求，对诚的执著，对小姨的爱。

窗外，风吹起的落叶如同破碎的

流年，而小姨你眨着一剪秋水眸，泛着

一抹清浅笑，成为我命途中最美的点

缀。 （指导老师：李静）

傻人
瑞祥实验学校 八（2）班 何韩子

他是我家的房客。不知何时，他与他妻子

搬了过来。

他给我第一眼的印象：傻。

他驼着背，好似骆驼上的一个驼峰，脸上是

傻傻的笑，8颗不整齐的大黄牙显露在外面，黝黑

的脸颊边刻画着一圈圈纹路。走路双脚跳着，重

重的落地声回荡在耳边。周围的人皱皱眉头，指

指点点，嘴巴靠近别人的耳朵窃窃私语。他好像

不知道，一脸好奇地奔向那些人，人群便会悄然

散去，直到他一人站在原地，傻愣愣。

我给他取一个外号——傻人。每每下楼

时，我总是绕着他走。他看见我，总是对我傻傻

地笑，扭扭头，把他的手放在脖子上，然后抬头

看看身边的事物，仿佛觉得很是新奇，眼睛眨巴

眨巴的。

那年冬天，我爸妈有事，因为妈妈与他眉目

清秀的妻子关系不错，把我托给他们家。

跨进门槛，环顾了四周，他们家墙上挂着生

锈的铁皮，周围原来白亮亮的油漆被涂上了一

层黄色的“颜料”。因为他们家是做工匠的，所

以经常会传来“吱吱呀呀”的锯声。零七零八的

玻璃块、小铁钉等散落在不平坦的石板地上。

我稍稍皱了皱眉头，轻轻地摸了一下桌子，一指

灰尘。他老婆坐在房间里，缝补着衣服，傻人连

蹦带跳地向我走来，傻笑地拉起我的手冲到椅

子前面，示意我坐下。我拿起纸巾擦了擦椅子

和刚刚他拉我的手。

我坐下来，看见他左手拿起一个红色的热

水瓶，右手拿起一个玻璃杯，往里倒水，杯壁上

立马生出了白雾。他摸摸杯壁，瞬间就把手缩

了回来，放在耳垂上揉搓，又抬头，大步向我走

来。我用手紧紧地抓着椅子，往里扣着，警惕的

眼神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把手中的水递给

我，我便轻声“哼”了一声，瞥了他一眼，干枯的

手，上面的纹路像是黄土高原上的一道道沟壑，

显得苍老。直到开水凉了，我依然没碰。

天渐渐黑了，该吃晚饭了。“吃饭。”傻人将

碗筷规规矩矩地递到我面前，一脸傻笑地看着

我。我接过来，夹起菜，还没来得及品尝，一股

辛辣味呛得我咳嗽。我立马放下筷子，不再碰

一下。傻人一边扒饭，一边偷偷打量我，嘴角也

渐渐下弯。

冷风刮着，把门外的招牌吹得左右摇晃。

我轻轻地靠在桌子上小憩了一会。好香，外

卖？我迷糊地睁眼，看着傻人正小心翼翼地把

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到我面前。他那满脸的褶

子上仍然挂着那笑，依稀可见他头顶上花白的

发丝，身上穿着薄薄的工作服，领口泛黄，手上

也微微泛着青紫。“吃，好吃。”他依然傻笑地对

我说。我呆了，好像有一束阳光慢慢照进我的

心房。

后来，我听他妻子说，傻人原来并不傻，但

是几年前他生了一场大病，醒来时，脑子也就随

着不灵光了。

再后来，他与他的妻子不知何时搬走了。

一再路过，熙熙攘攘，只是缺了一个吱吱呀

呀的锯声，路边变得冷冷清清，地上没有了零碎

的东西，石板铺成的地板也变成了瓷砖地，不觉

得缺少了什么，又总觉得缺少什么。空气中，仿

佛只有他傻傻的笑依旧。

（指导老师：余樟）

美在身边
陶山镇中学 九（4）班 郑心怡


